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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从中学时代就开始阅读大量文学、哲学作

品，大学里还是诗社的骨干成员，经常发表作品。您不

止是中国作协会员，还是科普作家协会的副会长。能

谈谈您和文学的渊源吗？

郎景和：读书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从小喜欢读

书。小学四年级就把《岳飞传》（《说岳全传》）读完了，

《水浒传》里梁山108将的诨号从头到尾我都知道。我

们家算比较殷实，我从小比较自由。我是独生子，父母

对我很宠爱，但不娇惯。比如我向父亲母亲要钱买东

西，家里头从来不问你干什么；买完东西，也从来不问

你买了什么。其实我主要是买书买文具。

我读书很杂。初中时读《红楼梦》，读不太懂，但是

我感兴趣。那时候读得比较多的是俄罗斯文学作品。

我很喜欢泰戈尔的《游思集》《飞鸟集》；也喜欢鲁迅，他

的《阿Q正传》《祝福》《伤逝》……鲁迅说话苛刻，但很

有意思。其他也读一些，胡适、郭沫若，高中读了艾思

奇的《大众哲学》，读了冯定的《平凡的真理》等等，还做

了笔记。我认为无论是历史的、现代的、中国的、国外

的，书都是给人以很好的营养。

记者：就是所谓“开卷有益”……

郎景和：当然，也有所谓不好的书，看你怎么对

待。比如使用水龙头可以节约用水，有人却专门要学

怎么偷水。社会一定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

不能专往黑暗的、阴暗的方面看。我认为读书的根本

问题也是一样，心要正。这样你会从各种书中学到有

益的东西。有时候不好的书，也许你会从中得到另外

的启迪。书很难说好坏，要学会辨别。

记者：您的阅读从来没有间断过？

郎景和：医科大学学业繁重，医学课很多都是要背

的，很辛苦，但恰恰背书是我的强项，所以我在大学反

倒很轻松。我所在的白求恩医科大学，不远处就有省

图书馆，礼拜天我基本上就在图书馆待着，所以对当时

《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很熟悉，对《新民晚报》《羊城

晚报》也很感兴趣。

医生不能成天读几本医术书。我记忆力很好，书

读得杂。医书当然要看，这是专业。除此之外，我觉得

医生要读很多书，比如要读哲学、文学、历史、艺术——

直到现在，我什么书都读。

记者：您还经常为别人写序言？

郎景和：我有一本书叫《一个医生的序言》，我给六

十几本书写过序。他们都知道，郎大夫写序跟别人不

一样，首先要看你的书；看了以后，其次还要比较同类

书，看看人家是怎么回事；第三步才开始写，我要借序

发表我的想法，我的“小题大作”，表明对书中阐述问题

的观点和看法。《一个医生的序言》已经出版第二本。

记者：您从小就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

郎景和：读书笔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医书，我记

得比较细。比如《妇科手术笔记》，真的就是笔记。

2001年出版第一卷，2004年出版第二卷。这本书发行

了五万多册。后来湖北科技出版社把两卷合起来出

版，做得也很好。

第三卷是“难产的第三卷”。为什么没出来？就是

因为图。赵编辑给我提供了纸，我就开始记录了。每

个题目要写什么已经准备好了，就是没时间画。这些

医学解剖图都是我自己画的，他们后来建议在电脑上

画，但是太滑，画不来。解剖图很细腻。所有图都是我

自己画，但是当大夫太忙了，真的是没时间。

一种是在浏览时把书的要旨、中心内容或做笔记，

或做感想，或留标记，可能还会再读。书店、书房犹如

海洋，不会让人“望洋兴叹”，而是给人以遐想、激情和

力量。书店、书房好像人群，各色人等让你眼花缭乱，

但有的人只是遭遇而已，擦肩而过；而有的人让你难

忘、留恋，愿再盼顾，或成终生爱人。马可·奥勒留的

《沉思录》，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赵启正、保罗的《江边

对话》，休斯顿·史密斯的《人的宗教》等，都不是我的专

业书，但却始终放在我身边，甚至办公室和家里各有一

套，随时翻阅。

记者：工作如此忙碌，您读书写作两不误，依然著

述颇丰。甚至有“一个医生系列”作品？

郎景和：《一个医生的读书札记》是这么得的：《中

国医学论坛报》要给我开专栏，我说至少写个六七篇才

能开张，不能断链子。一周一篇，后来就出了一本书。

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阿拉伯文了。

“一个医生系列”很多都不是坐下来写的。我有一

个群：“郎孩一族”，群里的157个学生都是念我博士学

位的。每天我会在群里发一个帖子，实际上是每天的

作业。就像一个看门的老汉，每天把门打开，看大家出

出进进，我在执守；就像一个老汉，在岛上点燃灯塔。

白天上班查房、做手术，没多少时间坐下来。每天

早上7点半我已经来了，下午5点多事情不太多了，我

坐下来，用一个半小时把一天的工作经历记下来，就是

“手术笔记”。写完7点半回家——还有一个不可告人

的秘密，我到家以后，太太把饭都做好了。我还是会到

厨房问：“怎么样，需不需要帮忙？”太太说：“做好了，等

着吃吧！”

记者：您一辈子痴迷阅读，能谈谈您读书的感觉吗？

郎景和：我读书有三个感觉。一是有一种饥饿感，

无论是专业书还是其他书，书会教给我们怎么看社会、

怎么看人。你的接触面可能只是在家庭、在医院，书可

以让你接触千千万万人；书可以让你看社会、看古代、看

现在、看未来；二是让我有一种恐惧感。我们有时候为

自己的发现很得意，看书时发现已被先哲、被大师说得

很清楚了。我是研究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可是在一百年

以前，伟大的医学家、著名的内科医生奥斯勒就说过让

我们震撼的话：“你懂得了子宫内膜异位症，就是懂得了

妇科学。”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已经读了很多书；三是

有一种满足感，非常充实。这是我对读书的基本体会。

记者：现在很多纸质阅读被手机阅读等方式取代

了，您怎么看？

郎景和：我们现今可以涉猎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很

多，报章杂志、网络媒体，很快捷、很广泛，当然非常之

好。但这些仿佛是快餐饮料，解饥解渴，有时很需

要。而若作为“滋味”及“营养”，我以为应该读经典原

著，此乃“正餐”，最为令人受益得意，慢慢品尝、细细

咀嚼、深深思味。我们从经典论述中，不仅可以学习

知识，更主要的是可以领悟先哲们的思想。

记者：您的枕边书是什么？

郎景和：枕边书是必须有的。过去书没有那么

多的时候，我喜欢几个作家：一个是鲁迅。鲁迅说我

解剖别人，也更无情地解剖自己；我说当医生解剖别

人是做手术，解剖自己是完善自我修养。鲁迅学过

医没当过医生；我是医生，不喜欢那么严肃、那么苛

刻。一个是泰戈尔，他的《游思集》《飞鸟集》我都常

读，后来发现纪伯伦的《泪与笑》《先知》《沙与沫》也

不错。

解剖书、专业书一定要有。我在一堂解剖课上问

学生：你们手边有几本解剖书？有人说一本、两本，有

三本的就没多少了。我有12本解剖书，不一样的，办

公室、家里到处都有。解剖是外科大夫的行车路线，

尽管我已经记在脑子里了，还有些具体问题，一定要

看书。

另外就是《四角号码新词

典》。我有五本《四角号码

新词典》，查起来很快，比查

部首、查笔画都快——医

生还要查辞典吗？有时

候记得不确切是需要

查的，现在我们有手

机 ，百 度 也 不

错，能提供不

少 材 料 。

但是有时

候不准。

郞景和郞景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名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名誉主任誉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

郎景和：读书，心要正会辨别


